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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一只猫
□ 邢莉邢莉

还记得几年前所谓的世界末
日吗？最滑稽的玩笑，末日安然
无恙地过去了。所有的未雨绸缪
显得荒唐可笑，信誓旦旦的预言
在21日的太阳下不攻自破。一度
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类又再次得意
得傲视一切，主宰着万事万物的
生杀大权。而我想说的是，狂欢
庆祝末日后的重生闲暇，人类是
否该思考和反省、审视自身呢？
人到底有多强大？人定胜天、天
道酬勤是否就是亘古不变的真
理？其实，有时脆弱的人反倒不
如一只普通的白猫，甚至是让白
猫垂涎三尺的咸鱼。

始终忘不了，寂静的黑夜、
冷清的走道、摇摆的白炽灯、萧
瑟的寒风，我就这么和一只白猫
相遇。它矫捷地跳跃到窗台，试
图挤过狭窄的窗户缝儿，是起夜
的我惊扰了它。望着它，我傻傻
的定在那里，等它转过头，跳下
窗台靠近我的脚边时，我竟胆怯
了。我不敢上前又不敢后退，脑
海闪过无数的可能：自己肯定

会被攻击抓伤。它淡

然地看着我，就像王者等待我投
降低头。沉默了几秒钟，水龙头
的滴答声就像催命符似的宣告我
的“死亡”。我蹑手蹑脚地慢慢
后退，然后故作镇静地转身离
去，最后加快了脚步奔向宿舍。
如果我是那只猫，我又会怎么看
呢？狼狈、落荒而逃最合适不过
了。无可置疑的是，那个夜里我
输给了一只猫。

黑夜本身就是阴盛阳衰，也
是人心最孤独脆弱的时候。多少
华丽的皮囊下埋葬着看不见的落
寞的魂灵？再完美的人都有未了
的心愿，再完美的生活都有隐藏
的瑕疵。虽然活得精彩万分，拥
有足够的爱，但人始终有着孤
单、寂寥。当一切落下帷幕，灭
了闪光灯、散了场的观众、没了
掌声和鲜花的舞台，我们就像个
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蹲在那里无所
适从。黑暗里，我们丧失了所有
的力量，任凭无尽的落寞，撕
扯、吞噬，最后魂飞湮灭，丢了
最初的梦想。当我们前几次置身
黑暗时，我们会把难受的情愫悄

悄地倾诉，我们会哭得昏天黑
地，我们会一次次站起、摔倒、
再站起。日子久了，越来越明白
感同身受不过是善意的谎言，泪
水终究冲刷不掉内心的阴霾，再
坚强的身体也有疲劳的无力期。
祥林嫂说了很多遍自己的悲惨遭
遇，换来的什么？厌恶、嫌弃、
躲避、些许的同情。有时不要感
叹世态炎凉，我们必须得懂得：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又有什么
资格强求他人读懂自己呢？因
此，孤独不是一个人的悲哀，是
人性使然。

看了很多关于各领风骚的风
云人物的纪录片，各种跌宕起伏
的戏剧人生诠释着生存的智慧。
摇滚教父猫王精神恍惚地死在了
卫生间，至死都没能挽回妻子的
爱。传奇女子孟小冬委曲求全也
没能真正成为梅兰芳的夫人。性
感妩媚的玛丽莲·梦露一生周旋
于男人中间却还是孑然一身，惨
死家中。风靡全球的迈克尔·杰
克逊迷失于充满童真的梦幻庄
园。所谓人生，华美终究掩盖不

了枯败，但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正
是内心的那份孤独才造就了成
功。守得住心灵耐得住寂寞，因
为只有自己永远不会遗弃自己。

说好以后不要再哭，我会用
爱让你忍住。动听的情话，唯美
的承诺，与勾勒的未来共同编织
爱的网。我想说的是，无论曾经
的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伤痛，但我
们都要相信真爱的存在。抛弃、
背叛，同样也让我们长大很多，
不是吗？千万人当中终有个人在
焦急地寻觅我们，终有个人会代
替父母庇佑呵护我们。这一点，
我们要坚定不移的确信。所以，
孩子，别再在偷偷落泪了，过客
已经走远了。

末日、白猫、纪录片给了我
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关于生
存，关于孤独，关于情感等。

《菜根谭》中有这么一句话
说得很实在，很适合劫后重生的
我们：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
云舒。

雪舞人欢万物新
□ 胡乐浩

才到小雪节气，就迎来了一
场大雪。

这是多年来当地入冬后最早
的一场雪，持续时间长、雪量
大。碎片般的雪花飘洒了十多个
小时，仍没有停歇的意思。

曾经对北京下雪后，故宫游
客爆满和市民争晒的“白雪镶红
墙，碎碎坠琼芳”、“红墙，白
雪，琉璃瓦”的雪景照片，一度
羡慕得不得了。心想：要是自己
彼时能去京城，欣赏雪景，感受
雪趣，那该多好！

“江上一笼统,井口一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我
想，用这首打油诗来形容这场罕
见的大雪，应该再恰当不过了
吧？当看到鹅毛般的大雪簌簌而
下，地上的积雪厚度达到二十多
公分时，久藏心底的那份喜悦便
油然而生。

片片雪花如天外来客，雍
容而华贵，从高空翩翩而
来，然后款款垂下，来有
影，落无声，完全一副君
子的神态。白茫茫的世
界堆在面前，作为玩
客，男女老幼都为飞
雪雀跃。人们聚在一

起欢笑着，谈论着，嬉

戏着……用各种方式抒发着内心
的喜悦。

一场雨雪，尘霾尽扫。空气
质量状况连日来均达到优级。

推开窗户，随手拍了几张雪
照，以供珍藏和日后欣赏。中午
下班，经过一排银杏树，玉树琼
枝，忍不住掏出手机，将这美景
收入镜头……如此奇幻的雪景，
会不会羡煞那些生活在南国的朋
友？路旁高高低低的花木，千姿
百态，气象万千，美不胜收。如
此冰雪盛景，岂是这个冬天所独
有？

飘雪的日子里，人们谈论最
多的就是雪。以前，一到冬天，
提起下雪，儿子张口就说那要等
到一月份才成。而今年呢，初冬
时节，就降下这么大的雪，真是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看吧，地面“铺银”，树玉
枝琼，透着浓浓的诗情画意。我
为那无法言喻的景致陶醉！看到
花木被压弯甚至折断，我不知道
究竟应该因雪而喜还是应该为花
伤泣？

我喜欢下雪时世界变得安静
的那份静雅。阴云蔽天的日子，
室内昏暗异常。无论白昼还是黑
夜，被雪花映亮的一切，别有一

番美丽……
早上起来，沿着山脚马路晨

练的同时，感受大雪过后“千山
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奇妙意
境。

万般柔情，消融于飘雪中
……无论在小区还是街头，随处
可见孩子们花式玩雪的创意，一
些雕像、健身器材等地被雪覆
盖，生成天然趣景。在雪地行
走，景色若画。伫立窗前，看到
不远处山坡上身披白雪耸立的青
松，如同洁白的棉絮一样纯洁、
干净……

“好雪知时节，当冬乃发
生”；“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
片七八片，九片十片无数片，落
入梅花都不见”，古诗里描述的
关于雪的意境是多么美啊！

大雪阻隔了交通，影响了出
行，路上的行人、车辆在雪中艰
难地行进……虽然如此，但对于
这场降雪，他们和我一样：喜在
心底、乐在心头。因为，天地纯
了，空气净了，庄稼笑了，病菌
少了……这场大雪，给人们带来
了无数的欢乐。

瑞雪初霁。阳光下，万物更
显千娇百媚！

□ 龚安明

冬天的树

露天越冬
是树木的必修课程
所以
枝桠的光秃
未必就是痛苦

在冬天
那些不落叶的树
如同带发修行的头陀
而落光叶子的树木
就像脱去袈裟的僧人
在肃立敬佛

树冠像举起的手
伸向天空
捧读经书
在无法生长的日子里
潜心研读

一棵树
立起一根充电柱
将能量积攒存储

回到家关上门，抓起菜刀就
横在了他的脖子上。后来想想，
如果台儿喜那会儿真想反抗的
话，从榴花手里夺过菜刀易如反
掌。但是他没有，他叫了一声
娘，就那样一动不动，看着榴花
的眼睛，直到把她的心看得再软
塌下去，手发抖，菜刀当啷一声
掉在了地上。

“娘”！就这一声，她就知
道自己彻底完了。榴花说，在那
个晚上，台儿喜用半生不熟的汉
话，夹杂着哑巴式的手语比划，
终于将自己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他不是中国人，是日本矶谷第十
师团的一名炮兵。一九三八年三
月二十四日，他们在台儿庄北边
的刘家湖村外设了大炮阵，向城
里打炮轰炸，没提防从背后杀来
了一批中国军人，他们手握大
刀，见人就砍，炮兵阵几乎全军
覆没。台儿喜说，他只所以捡了
一条命，是他当时吓懵了，不知

又被哪个撞了一膀子，一头碰在
了大炮的横架上，晕了过去。等
醒来时，天已经黑了，他搬开压
在身上的尸体爬起来，周围找不
到一个喘气的，也辨不清方向，
又不敢往村庄里去，就躲进了黑
乎乎的野地里。台儿喜还说，躲
在野外的他，头脑还算清醒，一
方面故意把衣服弄脏，一方面撕
掉了军装上的所有标志，免得被
人认出来。

“直到那天你在坟地碰到
他？”向玉清问。

“是的”。榴花点点头，说
“我真的把他当一个哑巴了，看
他实在可怜，心想只要有我一口
吃的，就匀他一半，也算做件善
事，可谁能想到他是日本兵呢？
后来我妹妹自杀时，将小小猪也
送到了我家，没想到我的亲生儿
子死后，却一下子来了两个，我
心说这就是命，老天爷就是这样
安排的，于是我就一心带着他们
两个过日子。之所以到临城来投
奔你们，是因此我担心台儿喜被
人认出来。有一天，一个邻居告
诉我，说发现台儿喜在村外的小
树林里唱歌，但听不懂唱的是什

么。当地人听
不懂的那还能是什么歌，日本歌
呗。我十分害怕，如果他们知道
我收养了一个日本兵，还不得把
我当汉奸给砸死，所以我干脆带
着孩子离开村子，投奔表姐和表
姐夫……”

沉寂。这真是太意外了，怪
不得那个副队长青木叫台儿喜木
下，感情他真的是日本人。向玉
清看看谢开来，谢开来长叹一
声。“造孽！”他拍了一把椅子扶
手，站起来，踱了两步，说，

“榴花呀，不是我心狠，但是，
我们是正经人家，无意招惹是
非，小小猪的事就算了，牟亚东
好歹是中国人，横竖还好对付，
可是那个日本人早晚是个祸害，
你尽快让他走吧，不然麻烦还在
后边呢。”

榴花低下了头。
谢鹏也站起来，说，“是福

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是台儿
喜和我姨都走了，秋野就会善罢
甘休吗？岂不更是‘此地无银’。”

鹏儿说得也有道理。玉清也
跟着向谢开来求情，说，“我姑
姑、姑夫都已过世，榴花又没有

男人，这兵荒马乱的，你让她到
哪里去？”

谢开来有点恼，斥责玉清
说，“你做事向来不讲原则，你
也不想想，一个日本人，见到自
己国家的同胞都不相认，无缘无
故地执意跟着榴花，到底是为什
么？有没有什么陷阱？”

这确实是个问题，深层次的
问题。向玉清和谢鹏都望着榴
花。

“我不是没考虑过这个问
题，也观察过他，也审过他，有
时寻思这事都睡不着觉。”榴花
说，“知道他是日本人后，我撵
他走，可他给我下跪、磕头，说
他不想当兵，不想回到部队，不
想到战场上打死人，更不想被人
打死。我相信他，他就是个孩
子，跟着我的时候他才十七岁，
来到中国后他第一次打仗，第一
次看到那么多死人，他就是害怕
当兵，他说他爹娘把他养大不容
易，他还想等有一天不打仗了，
他回去看他的爹娘，给他们养老
送终。”

“他还想回去？给他自己的
爹娘养老送终？”向玉清皱了皱
眉头，说，“榴花呀榴花，你冤
不冤呀你，你冒着生命危险护着
他，到头来说不定什么也得不
到，他只想着回去，只想着自己
的爹娘，他把你当什么了？”

“他说他把我当成第二个
娘。”榴花竟然笑了，说，“这我倒
想得开，谁不想着自己的爹娘
呢？但是他现在既然认了我这个
娘，我也没办法了，命中注定的。”

“可你带着他终不是长久之
计。”谢开来说，“就算他说的话
都是真的，也有可能只是怕死，
而以我对日本军人的了解，他们
是不会轻易放过逃兵的；再说
了，你敢说他没骗你？”

榴花摇头，说，“我相信
他，他说他不想杀中国人，宁愿
给我当儿子，宁愿跟着我要饭，
我相信他，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心
话。”

“可是，弄不好你会因他送
命的。”谢开来说，“你想过没
有。”

榴花

王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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